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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南迎“黑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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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南龙洞山锦屏岩北石壁
上有摩崖题刻一方，石刻正中为
“勅龙洞寿圣院”两行擘窠大字，
据县志记载为宋代苏轼所写。两
侧还有两行小字，因石刻处于悬
崖之上，一直无法看清写的是什
么。数码相机兴起之后，人们终
于看到了那两行字——— 分别刻
着“熙宁元年五月十七日降诏额
院主僧智全上石”、“兴德军施主
高曦上石”。令人失望的是，题记
及落款与苏轼并没有任何关系。

龙洞寿圣院什么来头，又与苏轼
有什么关系呢？

一提到“降诏”、“勅”，大家
想到的往往是兴佛，而这方石刻
的历史背景，恰恰是对佛教的限
制。宋太祖即位后解除了后周世
宗显德年间的废佛令，同时将佛
教管理完全纳入国家控制之下，
采用限佛政策，严格控制寺院、
僧侣数量。建置寺院应先行登
记，然后向朝廷投递“申状”奏请
建置僧院，由祠部勾批颁发院
额，这个合法化的名额就叫做
“院额”，有这个名分的寺院就可
以叫“额院”。

龙洞附近可能在唐代就存
在寺庙，三武一宗时期被毁掉
了，宋仁宗、英宗时期又有僧人
信众于此复建。“龙洞寿圣院”的

本名，早已失考，宋熙宁元年应
诏改名为“寿圣院”，“龙洞”则是
地名。敕并非敕造，敕造专指奉
旨建造，敕则是由赐额的敕牒而
来。两宋及金代的寺庙，因赐名
是官方敕牒许可的，名字前都可
加用敕。敕牒始自唐代，即是由
中书门下发出的奉敕而牒的公
文形式，行文用语以“奉敕”二字
为标志。

北宋有多次赐额，一般都是
以年号作为名，如太平兴国三年
三月“赐天下无名寺额，曰太平
兴国”、真宗“大中祥符间，例易
天下寺名”等等。寿圣院的赐额
有点特别，并未用年号作为赐额
名称，而是用皇帝的生日即寿圣
节作为赐名。全国叫“勅寿圣院”

的寺院有多少呢？据苏颂《苏魏
公文集》卷十七《奏乞今后不许
特创寺院》的记载：“近日又赐三
十间以上无名寺院以寿圣为额
者两千三百余所”，以“寿圣”为
名的寺院有两千至三千所，而同
期全国寺院宫观的数量约在三
四万所间(包括佛道两教)。所以，
济南这个寿圣院并非人们想象
的那么重要。

石刻“勅龙洞寿圣院”六字
一直传为苏轼所书，明崇祯六年
刊刻的《历乘》及崇祯十三年宋
祖法的《历城县志》都是这种说
法。但是，石刻上并没有苏轼书
写的线索，崇祯年间之前的书籍
中也没有相关记载，这种说法是
从何而来的呢？

明万历年间，济南文化界出
了一件大事，府东三十里外王舍
人村民在修房挖宅基时发现“读
书堂”石碑一方。虽然没有落
款，但秀才们引经据典，很快
考证出这方石刻的字是苏东坡
所书。元代诗人元好问在《济
南行记》中记述：“道南有仁宗
时侍从龙图张侍郎掞读书堂，读
书堂三字，东坡所书，并范纯粹
律诗俱有石刻。”北宋熙宁十年
(1077)，苏轼到济南探视任齐州
掌书记的弟弟苏辙，并专程到

王舍人庄凭吊张掞，为张家题写
了“读书堂”三字。直到今天，在
王舍人还存有宋代王临的“题故
龙图侍郎张公旧隐读书堂”碑一
通。

这下了不得了，轰动了济南
文化界，当时的县令派人将这方
石碑从东郊移至县学文庙庠桥
门外。文人、学子反复观摩，看得
久了有人联想到与龙洞山寿圣
院石刻书意相仿，石刻年代也是
熙宁年间，研讨考据一番的结论
归于“勅龙洞寿圣院”是苏轼所
书。到了崇祯年间，这种说法已
经成为一种定论，崇祯年间两部
县志的编纂者刘勅、宋祖法很自
然地采信了这种说法。

清乾隆年间《历城县志》中
记载：“旧志云熙宁间苏轼书，及
谛视之，初无书人姓名，旧志不
知何据？”清季考据学兴起，因
为没有直接证据，加之文化界
对于“读书堂”碑也没什么热情，
这种没凭没据的说法也就无人
采信了。

苏轼书“读书堂”碑在县学
文庙呆了400年，上世纪六十年
代，县学街小学扩建操场，存
放着苏东坡“读书堂”碑的大成
殿被拆掉，“读书堂”碑自此不知
所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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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济南老城的民居在推土
机的轰鸣声中被夷平时，原居民
对祖宅的眷恋之情和那份浓浓
的乡愁，如同泉城的第“七十三
泉”喷涌而出。我常常在宽厚里的
东头，寻寻觅觅，希望找到历下区
文化馆的旧址。因为多年前，每当
夜幕降临，就有几百位风华正茂
的年轻人，来这里上写作课。作为
其中的一员，我亲历了历下区文
化馆的两次办学。

1977年11月11日《写作知识
学习班》开课，到次年6月23日结
束。好多诗人、学者和艺术家都曾
讲过课。由于大教室面积有限，人
满为患，每次都要检查听课证才
能入场。

张振声老师主讲《写作基础
知识》，下功夫最多，讲得也最系
统。他才华横溢，口若悬河，加之
他的诗文经常见报，颇有名气。他
的板书字如其人，潇洒帅气，为学
员们所钦佩。他要求大家要记笔
记，讲完还留作业，比如“什么是
主题？为什么说主题是作品的灵
魂？”下次上课要检查的，因为要
求严格，大家收获挺大。

12月2日，曲艺界的刘延广
老师讲说唱文学的创作，他那时
正在创作《打开济南府》，向济南
解放30周年献礼。

济南四十中学的王方志老
师讲诗歌写作，下课时布置作业：
每人要交一首诗歌。可见老师是
何等认真啊！

李枫老师的课，从毛主席给
陈毅谈诗的一封信讲起，强调诗
歌创作要用“赋比兴”手法。3月3
日晚，塞风先生主办诗歌朗诵会，
祝屹东、艾平等同学领先登台。学
习班还采取灵活多样的形式，分

组开朗诵会，面对面讨论作品。李
老师把学员的诗作编印散发，鼓
励大家的创作热情。

6月23日的结业式上，张振声
老师总结说，形势的发展很快，蒋
子龙的小说《班主任》的发表，打
破了四人帮设置的禁区，可以说
繁荣文学艺术的号角已经吹响
了。高考在即，任课老师大部分要
送毕业班，无法分身了，学员中也
有的要参加高考。张老师还说了
几句临别赠言：“搞创作不能怕
苦，不能享清福，逛大街，睡懒觉，
鲁迅把喝咖啡的时间都用在写
作上，我们更要抓紧大好时机。四
人帮时不让学，现在放开了，书多
了，《古文观止》、《唐诗举要》，莫
泊桑、契诃夫都应该多读多学。”

他语重心长地劝告大家不要靠
走关系，托熟人去发表作品，要打
谱写一车皮稿子，没有数量就没
有质量。张老师讲话后，由黄晓
静、陈忠两位学员发言，代表大家
感谢馆领导和各位授课的先生。

在这长达7个多月的讲座就要落
下帷幕的时刻，大家不约而同起
立，用长时间的热烈掌声，送给鞠
躬道别的老师们。

1983年的5月27日，历下区文
化馆又一次举办《文学讲座》。课
前，馆领导赵明科长讲，虽然要收
报名费4元，仍然来了300多人。课
安排在每周二和五两个晚上，每
晚两小时，预定六周。那时，青工
的月薪也不过四十元，拿出工资
的十分之一来业余“充电”，足见
学习愿望之迫切。

开讲第一课，重量级作家冯
德英的到来引起轰动，他的小说

《苦菜花》已经是家喻户晓了。在
泉城文艺编辑部赵鹤翔老师陪

同下，冯德英先生走上讲台，授课
主题是《从生活到作品》。很多青
年作者问他成功的秘诀，他说，他
的家乡烟台地区1938年就解放
了，小说里的鬼子、汉奸、地主都
没见过，怎么描写？就靠丰富的形
象思维能力和语言表达能力。他
相当坦率地说，济南解放30年了，
没有一个有影响的作家，“济南名
士多”，名士在哪？因为他当时正
写长篇，只能在百忙中讲一下创
作体会，讲完，就向大家鞠躬告辞
了。

5月31日，工人作家赵和琪
讲《我的文学之路》，38岁的他身
高1米9，长脸直鼻，风趣俏皮，讲
课诙谐幽默。他当兵复员到无线
电厂，当过车间主任，工会主席，
一天到晚什么场面都得应付，阅
历丰富。他在工厂写了40多万字，
多次投稿被“枪毙”，成名后，进了

《柳泉》编辑部。当了编辑该高抬
贵手吧？不行，一个月收稿几千
份，第一页出两三个错别字就要
枪毙，现在有了权，没办法，还是
干枪毙人家(来稿)的事。赵和琪
快人快语，引得满堂大笑，他要求
大家选材要严，挖掘要深。

随后，还请任远先生讲散文
写作，山青老师讲现代诗，高夙胜
先生讲电影欣赏……他们都是文
学青年崇拜的人物，当面听他们
授课，自然是万分荣幸，信心满
满。

历下文化源远流长，两期文
学讲座的开馆，足以当得起泉城
文学青年的启蒙馆。可惜因为当
年生活拮据，我竟然没拍下一张
文化馆的外景照片，如果哪位读
者能提供相关照片，我希望翻拍
下来，作为那段文学启蒙的纪念。

华不注投稿邮箱：

q lwbhbz@163 .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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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书堂碑刻拓片。

月饼迎中秋，山南迎“黑手”。山南
迎“黑手”的说法源于上世纪五六十年
代之前，具体从什么时候开始不详，也
无从考证。但那时候老济南市面上的月
饼馅绝对少不了“山南”的核桃仁，因为
只有用出产于泰山与灵岩寺之间的核
桃仁做馅料，制作出的月饼才够那个味
儿，在美食行里才能立住脚跟。

“山南”是我的家乡，“黑手”是家乡
人。

我的家乡地处南部山区的最南边，
是省城济南的“南极”位置，所以叫“山
南”。又因为核桃青皮“油黑”了家乡人
的双手，所以又叫“黑手”。

我的家乡位于泰山之阴、灵岩之
阳，地理优越，土质优良，环境优美，空
气清新，所以特别适宜“泰山核桃”生
长。家乡所产的“泰山核桃”是百果中的
营养珍品，素有“营养之王”的美誉，是
历年济南府商贾制作中秋月饼的最佳
配料。用“泰山核桃”仁制作的月饼，质
量上乘，口味独特，酥美无比，色香俱
佳，而且营养价值极高。因此，在上世纪
五六十年代之前，老济南城里所有制作
中秋月饼的作坊都离不开“山南核桃
仁”。

那时候既没有脱皮机，也没有电动
刷，但为了赶鲜应市，不耽误月饼作坊
选择香料，满足老济南人的需求，家乡
人顾不得守候着青果核桃自然脱皮，便
迫不及待地用镰刀或菜刀削掉外层青
的皮，往济南城里送，也因此有了“黑
手”之称。

说起“黑手”，不得不先说一说“青
皮核桃”的特性。鲜核桃的外层青皮上
有一种染色性能极强的“速效核桃青皮
素”，一旦溅在手上，不出半分钟就能把
手染得漆黑，而且很难洗掉，甚至用沙
石也难以将其打磨干净(就因为“核桃青
皮”经久不褪色的特点，所以随着科技
应用的不断开发，现如今已将“青皮核
桃水”融入到染发剂之中，研制出既抗
过敏，又不掉色，还能防脱发的自然健
康、绿色环保型染发新染料——— 核桃青
皮染发素)。因此，削核桃青皮的家乡人，
双手都被“印染”得黑乎乎的。久而久
之，自然而然地被称作“山南黑手”了。

山里人把削掉青皮的核桃或砸好
了的新鲜核桃仁，用箩筐挑到济南府里
去卖，许多“等米下锅”的月饼作坊，都
派专人到城外来你争我抢地迎接山南

“黑手”们的核桃挑子。只要看到肩挑扁
担且两手漆黑的汉子，就会不由分说地
迎上前去，夺过担子，帮他们挑着核桃
往自家店里走。又因为那时候“泰山核
桃”果树的数量少得有限，所以让家乡
的山核桃身价倍增，成了人见人爱的香
饽饽。

家乡的核桃树历史悠久，数百年的
“寿星核桃树”山上还有很多，如今更成
了远近有名的“林果之乡”。山多树多果
园多，漫山遍野是果树，尤以核桃、板
栗、柿子最多，最有名，素有“南山后花
园”和“泰山后果园”美称。“七月核桃八
月梨，九月柿子红了皮(农历)”，每年的
农历七月中下旬“处暑”节气过后，大片
大片的山核桃开始“裂口离骨”成熟，正
是采收和淘晒核桃的好时节。在外打工
的人无论多么忙，路程多么远，都要赶
回老家打核桃。甚至有些长期不回来过
年的人也要回家收获核桃。每每此时，
山上和树上到处是用杆子敲打核桃的

“噼里啪啦”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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寿圣院石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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